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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ZZARD ENTERTAINMENT

一刻诗情
Madeleine Roux 著

水上透出一股刺骨的寒意：水面光如明镜，只在船侧泛起一丝涟漪。洛瑟玛·塞隆

坚持要遵循传统，从水路泛舟而来。他想要饱览这里的景致，而不是瞬间传送到苏拉玛城

的大门前，浪费理应让人欣赏的风光。熠熠生光的穹顶在平静湛蓝的湖水上徐徐铺展开

来，晶莹剔透的高塔若隐若现，宛如远古诸神雕刻的山峦。诸神啊，他不禁陷入沉思，心

中泛起一阵微妙的感触与淡雅的惆怅——苏拉玛城虽已屹立千年万载，看起来却是摇摇欲

坠，片刻将倾。

他们经过壮丽的阿斯塔瓦港中心，漂向月耀码头，在那里，茂盛的紫色蕨类植物迎

风招展，好似迎宾的彩旗，宝蓝色的枝干织成一顶华盖，淡紫色的花朵在下方轻轻摇曳。

小船掠过暗夜要塞投在水面上的依稀倒影，朝着码头下方空荡的渡口漂去。 

他是应首席奥术师塔莉萨之邀而来，这份邀请由来已久，他此次到访也只是因为终

于穷尽了失约的理由。他并不是不愿前来，而是无数的要求填满了他的时间。作为辛多雷

的领袖，以及新近成立的部落议会的一员，他一边要关注银月城的事宜，一边又要应对奥

格瑞玛的急务。洛瑟玛·塞隆感觉自己被一分为二，但其中并没有任何一部分属于自己。

这趟拜访——甚至可以说是放纵——并不属于这些政务中的任何一部分，而是飘摇在二者

之间，从属于他心中的某个角落。在那里，他个人的兴趣已经枯萎凋零，几乎被遗忘。不

过，他偶尔还会在宁静的午后抽空读书，从这样的片刻时光中得到来之不易的休憩。他又

常常释卷而去，转而写作自己的日志，还有在他脑中萦绕的诗句与韵文，许多句子总会反

复地回到同一个主题：他那美丽的暮色百合。

突然间，这一切让人觉得荒唐：只有一位夜之子船夫相伴，泛一叶孤舟，漂向那个

不属于自己的伟大城市。而此刻的时光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他的人民，属于部落。

洛瑟玛回头望向之前驶过的水路。一片雾气将他包围，仿佛将他困在其中，又好像

在向他喃喃低语：“命路已定，为时已晚。”船夫向他投去疑惑的目光，但洛瑟玛一言未

发，视线越过这位精灵的白发，凝视着点亮码头的古色古香的银色灯笼。他并不是要去战

斗，但他的胸口却因为一种熟悉的紧张而感到疼痛——他深知期待与恐惧往往形影相伴，

有时候甚至说不清两者的区别。他身上也只带了两样东西：挂在腰带左侧的宝剑，还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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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拿着的一本小而破旧的皮面日志。夹杂着期待与恐惧的激动之情让他的手沁出汗液，皮

革封面包裹的纸张也因为他的紧张而沾湿。

他打了个寒颤，把刺有金色太阳的猩红色厚斗篷拉近自己的肩膀，注视着自己呼出

的气息填充着船头与码头之间不断压缩的空隙。船速慢了下来，掠过一对优雅的仙鹤，它

们的羽毛并没有因为受惊而竖起，在寒冷与不速之客面前淡然自若。

“站稳了。”船夫提醒道，然后小船贴近了渡口。这位夜之子将船停在了最近的船

桩边，并将船身稳住好让洛瑟玛下船。

“感谢您的平安摆渡。”洛瑟玛向他说道，船夫则报以微笑，颌首致意，随后便撑

船离开了，留下一阵宛如百合拂过一般的完美涟漪。

“你终于来了。”

洛瑟玛一阵恍惚，他完全没有料到首席奥术师塔莉萨并未派侍者来招呼他，而是亲

自前来迎接，让他猝不及防。她正站在通往月耀码头的台阶上，打量着洛瑟玛。她的声音

轻盈地掠过了水面，人却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宛如一株完美的薰衣草，又如同他身后正在

恬静沐浴的水鸟。

他微微鞠躬示意，然后几步迈出码头末端，走向通往鎏金集市的一段璀璨的台阶，

随着夜色的降临，这里熙熙攘攘的气氛也逐渐平静下来。他胸口那份紧绷的感觉并没有丝

毫舒缓，反而随着两人距离的缩短而变得愈发剧烈。

他的靠近让塔莉萨脸上的微笑绽放开来，她那符文刻印的斗篷下伸出一只纤细的紫

色手臂。她不再身披战时的华袍，而是穿着一件华美而蓬松的天鹅绒服饰，以此来抵御寒

气，其中显然也注入了可以保暖的法术。她留着银白色的发辫，头戴一顶装饰简单的水晶

王冠。

洛瑟玛接过她的手时，感觉到它冰凉而干燥，流光溢彩的斗篷散发出一阵丁香香水

的气味，让他很不好受。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她轻声一笑，洛瑟玛温柔而自然地握住她的手，挽

起她的胳膊。他们一同转身走向苏拉玛城，开始登上台阶。“你应该多给我点时间准备，

摄政王。我不得不把六个出去采风的诗人紧急召回，他们可是很不满意呢，都已经跟我抱

怨了几个小时了。好在他们没把怨气撒进诗里。”

“抱歉，”他那低沉的男中音回应道。“你应该也能料到，我很难从银月城的职责

中脱身，尤其是要处理这样的……私事。”

塔莉萨摆了摆手。那倒霉的丁香味又扑鼻而来，熏得他有点头晕目眩。“请不要道

歉。冲突对他们来说是好东西，毕竟这样他们才有诗可写。奎尔萨拉斯近况如何？现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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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上眼睛依然能够看到金红色林木间的蜿蜒小道，裹着木香的微风吹过，树叶盘旋着落在

我的脚上……”

“已经很有诗意了，我的女士，可惜我没有准备更好的诗篇与你的媲美，”洛瑟玛

轻声笑道。即便在脑海中浮现出银月城和它那金色尖塔的样子会让他感到一阵愧疚，他依

然很欣赏刚才那段话的每一个字。“虽然他们肯定会察觉到我的缺席而且会大动肝火，但

我离开那里时并没有什么燃眉之急。”

但这不是实话。哈杜伦·明翼和罗曼斯都对他这次的苏拉玛之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

兴趣。“去吧，你这个被爱冲昏头脑的傻瓜，不然我就亲自绑你去。”这是洛瑟玛临行前

罗曼斯送给他的话。

他们一级一级地迈上台阶，随着二人越登越高，港口低洼处的寒意也渐渐消退了。

泛着珠光的栏杆勾勒出通往城市的道路，全副武装的夜之子正在城里空旷的市场中巡逻。

“大动肝火？无稽之谈。”塔莉萨轻轻推了一下他，洛瑟玛把日志攥得更紧了。 

“你可是要待两天呢！”

“这对我来说太奢侈了。单单是奥格瑞玛那里的事务——”

“洛瑟玛……”她攥住他斗篷下的胳膊，也许她也感觉到了他从头到脚的紧张。 

“我可不想你一直这样。”这位夜之子停了下来，后退一步，面对着他。她钻石般明亮的

眼睛在傍晚昏暗的光线中显得更加璀璨动人。洛瑟玛不愿接触她的目光，担心会迎来一番

长篇大论。但她只是温柔地握住他的手，不让他看向别处。“抛开你的烦恼，哪怕只有两

天。这……虽然只是一刻，却超越了时间。你的脑海里填满了哀伤与忧虑吗？把它们当做

石头，丢进水里去吧。等你撑舟远去时可以再把它们捞起来，但在这段珍贵的日子里，就

让它们埋在沙中，好吗？”

他笑了。她仿佛用低沉而舒缓的声线吟唱了一段咒语，暂时驱散了他脑中萦绕的烦

恼。

他胸口的疼痛仍然丝毫未减，但他心里明白，只要她还在自己的视线中，痛就不会

消失。

“好吧，”洛瑟玛对她说道。“这是属于我们的一刻，超越时间的一刻。”

“我会让你永远难忘那一刻的，”塔莉萨低下头提醒道。

“那我愿为你许下这个承诺，女士。一个我不会打破的承诺。”

“好极了。”她又挽起他的胳膊，两人继续往市集走去。“我希望你精神饱满，准

备好和我赛诗呢。当然，我肯定会打败你，不过要公平地赢你。”

洛瑟玛得意地笑了。“楼阁上的女士自信满满，过一会儿跌倒时该多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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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就开始押韵脚了！”她的调侃最后化为了一阵笑声。“但还差得远呢。要想

赢你轻而易举，摄政王。可惜你远道而来，却要输个彻彻底底。”

“看来你把那些诗人叫回来是白费力气了，”洛瑟玛耸耸肩。

“噢，那倒不是。”她安慰道。两人经过蜿蜒排列的火盆，紫色的火焰将他们照

亮。“不是白费力气，洛瑟玛。是为了这一刻。为了我们。”

一群听众在午夜庭院谦卑而焦急地等待着。塔莉萨没有夸大其词——六张干瘪的脸

静静地盯着两人，评判的嘴唇已经撅起，似乎跃跃欲试。他们应该就是那些诗人了，洛瑟

玛心想，其中还有一些在他们夏多雷中算得上友善的面容。来来往往的侍者给他们添了太

多的魔力酒，有些人的脸庞已经泛起了酒晕。两人在纳沙塔尔私下的赌约显然已经变成一

场声势浩大的大战。洛瑟玛将其视为一种赞扬——塔莉萨肯定对他的文采很有信心，不然

可有人要当众出丑了。

“那我们开始吧,”他嘟囔道。“虽然很是唐突。”

“放心吧，今晚的‘娱乐活动’结束之后你可以尽情品尝美酒佳肴。毕竟我们也不

是经常招待外面来的领袖，”塔莉萨解释道，带着洛瑟玛加入了聚会。“希望你能理解他

们的急迫之情。这样的活动令人兴奋不已，能体现出我们这座新近解放的城市的合法性。

今晚的盛会肯定会被歌谣和诗篇记录下来，流芳百世。”

“那我可得尽力不让大家失望了，”洛瑟玛说道。他嘴上说笑，心里却在颤抖。他

和首席奥术师的赛诗约定更像是两人之间私下的玩笑，证明两人的关系正在更进一步。他

可没有料到突然之间会有他人来做听众，而且这些听众对他的接受程度也不敢恭维。

“不，不要想得那么严肃，亲爱的洛瑟玛，”她一边催促他，一边从走过的侍者那

里拿了两杯魔力酒。她面带微笑，把第二杯递给了他。

他深知此酒的酒劲，只是谨慎地抿了一口。它入口的味道就像是首席奥术师眼中闪

烁的光芒，电力十足。

“片刻之前你还在虚张声势，我的女士，”洛瑟玛提醒她。聚会的来宾们已经入

座，他们倾过身子，交换着低语，而洛瑟玛和塔莉萨就站在他们面前。“要反悔吗？”

“那不可能，”她和他轻轻地碰了杯。“我反而觉得失败的时候要有气度。所以我

很期待看到你的表现。”

洛瑟玛又喝了一口酒，好将这尖酸的话语一同咽下。一位侍者从庭院的阴影中走

出，为他搬来了一个木制的讲台。暗紫色圆顶的凉亭下摆着一把把椅子，一座高耸而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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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雕像矗立在听众们的身后。苏拉玛湾的水流轻轻拍打着庭院，发出阵阵低语，应和着林

立的高塔上流下的竖琴旋律和优美歌声。他的位置很好，回头望向市集，就能看到鳞次栉

比的穹顶，就像他们头上的圆顶一样，每一个都璀璨夺目，散发出紫红色的光芒，就像一

杯美酒洒在了大理石上。

讲台摆好之后，塔莉萨也加入了他，转身面向他们的听众。或者说是他们的裁判。

现在洛瑟玛易地而处，他更习惯于在战前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讲，而不是在陌生人面

前展示自己的诗歌供他们评判。

“苏拉玛优雅的诗人和公民们，晚上好，本人在此欢迎各位的光临，”塔莉萨边说

边举起手中的酒杯。其他人也举杯回应。“今晚我们有一位贵宾！他是一位游侠，一位领

袖，一位勇敢的辛多雷，一位为他的人民鞠躬尽瘁的英雄。但是这位战士的胸膛里有一颗

诗人的心，今晚他加入我们，想要和我们分享来自遥远奎尔萨拉斯的品味与激情。我希望

各位能够和善地款待他，在他向我们分享时也能够用心聆听。他是我们的贵宾，自然贵宾

先请。”

他眨了眨那只还健康的眼睛，但他还是强颜微笑并鞠躬答谢，台下的夏多雷也礼貌

地鼓掌，不过许多人只是拍了拍手腕。他们显然对他很有兴趣，想要好好看看这位苏拉玛

领袖大张旗鼓请来的辛多雷有何能耐。 

“鄙人很高兴能够来到这座古迹遍布、传统悠久的城市，也很荣幸能够看到这么多

受人尊敬的艺术家和思想家，”洛瑟玛说道，目送着塔莉萨退到了凉亭的阴影中。虽然她

遁身于暗处，但他的眼中只有她的身影。

“我只恨自己竟苦等良久，才终于接受首席奥术师的邀约。”洛瑟玛说完之后清了

清嗓子，从他斗篷褶口的深处掏出了那本小日志。在船上的时候，他有足够的时间考虑自

己的选择。一首严肃的政治诗篇似乎很适合这些听众。因为他怀疑这些在苏拉玛德高望重

的古板诗人并不会对他最近写的那些私人的感性作品感兴趣，在写作那些诗篇时总有一位

迷人的首席奥术师悄然闯进他的脑海。

“这是一首银月城的传统诗，”洛瑟玛宣布，引起台下一片饶有兴趣的议论声。 

“它是首十四行诗，名为《蝰蛇》。”

洛瑟玛用手掌将日志压平整，最后又望了塔莉萨一眼，后者对他微微点头以示鼓

励。他整了整自己的斗篷，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朗读：

“蛰伏林中的蝰蛇，毒液并不可怖，

尖牙徒有其表，强者不屑一顾，

艳丽的色泽，好似王族的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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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在晦暗间俯身搜寻着猎物——

它纵身向沉溺于悲戚的目标飞扑——

袭向受伤的灵魂，和将死的躯壳——

轰然的悲苦，裹挟着卑鄙的毒。

睁大双眸，看清那虚伪的蝰蛇——

从少倦幼寡处究竟偷走了何物。

一刻的怯懦，折断了勇气的锋芒，

邪恶而娴熟的冷箭，从暗中射出，

化身为毒蛇，着一袭猩红与金黄。

当心蝰蛇那蛰伏的假象，

当心危难时意外的毒伤。”

“谢谢。”洛瑟玛结束了朗诵，台下就座的诗人和贵族中渐渐响起掌声。塔莉萨从

亭廊的阴影中走出来，用手指拍了拍她的手腕，以示对洛瑟玛的赞赏。这是一个相当克制

的回应，不过洛瑟玛本来就不习惯当众分享自己写的诗，他接受了他们礼貌的回应，起码

不是令人震惊和厌恶的沉默。

“诗不错嘛，”她从他身边走过时说道，然后在讲台上站定。“我打算即兴创作，

这是我们午夜庭院数千年来的传统，也是众多前人——还有后来者都要遵循的传统，一刻

的灵感就能出口成诗。”

一刻。洛瑟玛靠着最近的柱子，欣赏着火盆发出的紫色火光沐浴塔莉萨的全身，而

她的话语更让听众们翘首以盼。一刻。属于他们的一刻，超越时间的一刻。她选择即兴作

诗确实让他刮目相看，不过他也早就知道她是一位卓尔不群的女人。

塔莉萨抬起她那精致尖挺的下巴，面向天空，张开双臂，仿佛正在热情拥抱渐暗的

夜色和点亮的繁星。他也不禁向前倾着身子，就好像其他的诗人和听众一样，完全被她吸

引了。每个人都全神贯注着。

“夜幕望着我们，

可怜、美丽，

在数不清的、一眨不眨的眼睛下

我们起舞，我们欢饮

我们把身体交给洞察一切的天堂。

成为了手和脚，

如此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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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用我的手指握住酒杯，

用我的唇呼吸你的第一口空气。

用我的脚学会旋转和跌倒—— 

跌倒时我会接住你，

欢笑时我会与你同乐，

直到我们闪耀的眼睛变成星星，

就能看见彼此——在同一个宇宙；

跳动着同一颗心。”

塔莉萨朗诵完之后，寂静的气氛仿佛感受到了诗中的欣喜，这首诗好像在让洛瑟玛

和庭中的所有人用了同一双眼睛去看，用了同一对肺去呼吸，他们也同样被感动地一起鼓

掌。洛瑟玛本来就是站着的，现在所有的听众都跟着一跃而起。他个人并不在乎这首诗的

文采，他欣赏的是她在朗诵时让人感受到的深度。他也许早就知道她会是如此令人着迷的

表演者。首席奥术师在坏的日子里可以发出光彩，在好的日子里更是耀眼夺目。现在的她

沐浴在星光下，陷入了诗意的恍惚之中，就连天上的“皎白女士”也相形见绌。

“妙极了！”坐在洛瑟玛右边的一位诗人大呼道，从他的脑海里夺走了这句赞美。

这位诗人的银发完美地沿着他的后背披下，脖子上还戴着一颗硕大而璀璨的紫色水晶。他

走向讲台上的首席奥术师塔莉萨，轻柔的长袍沙沙作响；他张开双臂，向她深深地鞠了一

个躬。

“你们真是太好了，”她低声说道，并用右手的指尖抵着自己的喉咙。

“我的助手格兰德伦已经记下了每一个字，”这位诗人示意他的助手上前，一位年

轻的夜之子男孩便听话地朝讲台跑来。“啊！他就是格兰德伦。我不想错过任何一次抑扬

顿挫，首席奥术师。对于您的佳作我有许多问题，我肯定大家也一样！当然我们需要更多

的美酒，然后我们再开始慢慢讨论……”

洛瑟玛忍气吞声。

“先不急，”塔莉萨的手落在这位诗人的前臂上，温柔地说道。“我们先休息一

下，吃点东西如何，雷丁？我们的客人肯定饿坏了。等他酒足饭饱，放松下来之后你可以

问他许多的问题。”

“当然，当然，”雷丁再次鞠躬，拽住格兰德的袖子一同走向座位。“我们谨遵您

的指示，首席奥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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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丁向洛瑟玛的方向投去冰冷的目光，好像自己受到冷遇都是因为他的缘故。对此

洛瑟玛倒不是很在意，毕竟他更希望能够私下和塔莉萨讨论诗歌。这些食古不化的诗人的

观点对他而言无关痛痒，但塔莉萨的看法尤为重要。

“那就这么定了。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聚，如何？”塔莉萨更加笼统地对聚会的其

他人说道。有些人听到还要等那么久，显得有些沮丧。但她无视了他们的苦脸，快步走到

洛瑟玛身边，挽起他的胳膊便把他拉走。只有端酒的仆人跟在他们后面，并且谨慎地保持

着一段距离。

“你真是会读心术，”洛瑟玛笑着对她说道，两人离开了庭院，绕过一座圆型的高

塔，沿着小路走向一段狭窄的台阶。“打断得很及时。”

“他们也是出于好意，”她叹了口气。“我很看重他们的想法，他们是我们这里最

有才华的艺术家。而雷丁尤其……嗯，他是有点爱唠叨。要忍受他的长篇大论，我得先好

好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

蜿蜒阶梯的顶端是一小片露台。那里有一张圆桌和两把椅子，一盘清甜的水煮暗夜

梨，一碟腌制的鹬鸟蛋，算是开胃的小菜。仆人候在一旁，等洛瑟玛帮助首席奥术师入座

之后，他们便尽职地为两人斟满酒，随后从楼梯退下。

这一刻，洛瑟玛只是静静地坐着，一边欣赏着港口的景致，一边品尝着美酒，听到

上方那位懒散的竖琴手又开始唱起了歌谣。他闭上眼睛，感到一份温暖与平静，也正是这

种感觉让他又震惊地睁开了眼。那一刻他几乎忘记了焦虑感带来的刺痛，那种一直将他锁

在原地的感觉，不过现在它又回来了，就像一位熟悉而粗鲁的老朋友。

“怎么了，洛瑟玛？”她看着他问道，悬在杯沿的上方的眼睛熠熠生光。

“只是想起了你的命令，首席奥术师，”洛瑟玛说道。“现实突兀闯入，但我神采

如故。”

塔莉萨开怀大笑。“看出来了。而且你也应该丢掉那些不必要的繁文缛节了，洛瑟

玛。你得叫我塔莉萨才行。现在嘛，趁那些诗人问你发问之前，我想先问你几个问题。”

“悉听尊便。”

她眼中的光彩比刚才更加闪亮。“你的诗……我猜它是在暗喻凯尔萨斯·逐日者的

失败？”

“确实如此。”洛瑟玛点点头，尝了一口经过美酒炖煮的香梨。他在椅子上挪了挪

身体。今晚不应该是欢乐的吗？现在他的心情又开始沉重了。

“你的思绪萦绕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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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总想到他，”洛瑟玛承认。“还有我们的人民在最脆弱的时候遭到的背

叛。不仅是对我们的人民，还有个人的背叛……我曾那么相信他。真是该死，我追随他，

相信他，我早该看到我们的人民被邪能腐蚀，因为那是他向我下的命令。”

塔莉萨用一声轻叹回应。“这样的伤口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愈合。”

“被剧毒感染的伤口需要的时间更长，”洛瑟玛接着说道。“而且这些伤口还时不

时地会忽然崩开。我又怎么能不想起这些回忆呢？我总是能看到似曾相识的情景。部落

的军力耗尽，财力亏空，资源捉襟见肘。如果我们现在受到打击……你应该也能想到结

果。”他捏了捏自己的鼻梁，摇摇头。“你看，我又回到阴暗残酷的现实了。”

塔莉萨的笑容暗淡了下来，但并没有完全褪去。她卷起天鹅绒的袖子，手伸过桌

子，握住了他的手。洛瑟玛看了一眼她纤细的手指，然后将手掌贴在她的手掌上，那一

刻，那些愁云真的消散了，她的触碰仿佛是一盏明灯，驱散了那些阴影。“我原以为我

的诗可以触动到你，但看来你完全没有领会它的意思。唉，我要让雷丁把他的抄录都烧

了。”

“什么？千万不要这么做，不要因为我的过错——” 

“你没有错，”她马上说道，攥紧了他的手。“请不要这么沮丧。”

洛瑟玛皱起眉头，有点困惑。“好，不沮丧。我还好。也许就是有点困惑，但我还

好。”

“还好，”她吐出这句话时颤抖了一下，接着就把手缩了回去，而他立马开始想念

起她那令人安心的温暖。塔莉萨把身子靠向椅背，头向后仰起，线条分明的脖子显得分外

迷人，她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白色纹身发出的光芒随之变得更加明亮。“你没

有错，洛瑟玛。我只是说出我的心里话，趁着今晚向你展示我们可以共度珍贵而短暂的欢

乐时光。战争来过，而且它还会卷土重来。没错，时势就是这么风云难测，但我经历岁月

蹉跎，见证了我的人民从辉煌到衰落，然后重新崛起，我自己也像是冬日里的树木，经历

了枯萎才能绽放一新。在那段混乱的时光里，我知道了喜怒哀乐，但我从来不会‘还好’

。我一直让自己完全沉浸在痛苦与欢乐之中。”

他从杯中抿了一口，但酒并没有带给他预料的那种麻木。这也是塔莉萨想要的效

果，她的话确实触动了他。“看来‘还好’这个词，微不足道。不适合用来写诗——”

“也不适用于人生，”她替他总结道。她再次把身子倾向他，点了点头，露出了笑

容。“亲爱的洛瑟玛，我见过你身披名为‘人民’的沉重斗篷，被它压得喘不过气，几乎

要被压倒在地。你的王子的过错与你无关，你不能把它们都视为自己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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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瑟玛盯着她，震惊于自己被她一眼看穿。银月城会给他家的安全感，也是他躲避

的港湾，这座城市好像可以把他吞没，让梦境之中和梦醒之时的那些阴魂不散的食尸鬼无

从发现他的影踪。但他发现这里没有城墙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供他躲避。

“要摆脱我和我人民深知的背叛并非易事。”我深知如此。“需要时间，很长很长

的时间。”

塔莉萨缓缓地扬起了眉毛。“多长？”

“愈合与原谅是急不得的。”

她再次伸手去握他的手，这次他却几乎没有回应——不过这不重要，他确实渴望她

的再次触碰。洛瑟玛闭上了眼睛，两人的手指纠缠在一起。“你又开始揭伤疤了，你这样

是为了让它愈合吗？”她轻声问道，“还是说你每天揭开这些染毒的伤口是因为你对它们

如此熟悉，即便再痛苦，也毕竟是属于你的伤口？”

洛瑟玛畏缩了。她的拇指轻轻地摩挲着他的手背，一遍又一遍地抚摸，好像要在许

愿石上刻下一道印记。他清楚地记得王子背叛自己的那一刻。眨眼间，他又看到那些亡灵

冲向自己的同胞，耳边又响起那些一直质疑凯尔萨斯、嘲笑洛瑟玛愚忠的流言蜚语。他几

乎每晚都会想到自己允许奥蕾莉亚·风行者接近太阳井而导致它被虚空污染的恐怖景象，

彻夜难眠。

但是他心里很明白，这位握着他手的女人经历的风雨和他相比只多不少，但她的脸

上仍然洋溢着微笑。她坐在这里，向他询问他自己都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拥有的东西。

“这些伤口是很熟悉，没错，而且的确属于我，”洛瑟玛承认。“我现在拥有的东

西已经所剩无几。如果再把它们也夺走，我还有什么？一无所有。”

“怎么会一无所有呢，洛瑟玛，”塔莉萨低声说道。“睁开你的眼睛。告诉我你看

到了什么。”

他的眼睛其实一直睁着，但可能不是她想要的那种方式。所以洛瑟玛更加努力地看

着她，看着自己对面这位容光焕发、充满耐心的女士，不知道现在自己是不是“还好”

了。

“我们在这个话题上兜了这么久的圈子，”他发出一声干笑。“我不知道……”

“不，你过去知道。现在也知道。”

洛瑟玛忽然心生怯懦，不敢迎上她的视线。可她依然勇敢地看着他，于是他强迫自

己也这么做。

效果立刻出现了。

他站起身来，依然握着塔莉萨的手，准备迎接超越他的烦恼、悲伤和回忆的东西，

准备去做她一直在做的事情——让自己沉浸于痛苦，或者强求的快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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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偏偏来了一位信使，他从楼梯一路狂奔上来，冲到离洛瑟玛不到四尺的位置。

这是一位面容清秀的年轻夏多雷，他身穿苏拉玛的制服，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跌跌撞撞

地走上了露台。侍者也紧跟在这位信使后面回来了，他们为后者鲁莽的闯入连声道歉。

“有您的消息，摄政王大人，而且十万火急。奥格瑞玛需要您——”这位信使终于

发现自己破坏了气氛，他苍白的眼睛看了看洛瑟玛和塔莉萨，当视线落到两人握紧的双手

时，才把说到一半的话又咽了下去。

“我……先退下了。”

“是，你退下吧，”洛瑟玛叹了口气。“我马上就回去。”他停顿了一下，看了首

席奥术师一眼，又更正道：“等我办完了事情就回去。”

“当然，摄政王大人。恕我冒昧，摄政王大人。请您恕罪，摄——”

“看在太阳井的份上，快走吧。”

塔莉萨看到他发火的样子不禁笑了起来，起身向他走去，侍者赶紧把这个愣头青拽

走，除了他落在地上的汗滴，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那么，”洛瑟玛摇摇头，自己也气得笑出了声，又向她问道：“我们刚才说到哪

儿了？”

“我不会耽误你很久的，”她将自己投入他左臂温暖的怀抱中。她将一只手放在了

他的胸口，洛瑟玛感觉自己剧烈跳动的心脏都快碰到那只手了。“除非这一切都是你为了

躲避那些诗人想出的把戏，而那个信使也是你早就安排好的……”

“为了被迫提前离开你？”他俯下了脸庞。“这样的猜测让我很受伤，首席奥术

师，不过我们已经说好不再提伤口了。”

“那我们之前在说什么？”她催促道，两人的距离已经如此之近，她温热的呼吸都

拂上了他的下巴。

洛瑟玛深吸一口气，试图冷静下来。“在说‘知道’。”

“对。”她轻声说道。她柔滑的白色睫毛低垂下来，接着她又抬头望向他，两人的

目光相遇了，洛瑟玛不禁疑惑自己这么久以来为何一直会拒绝这样的良辰。

这时她似乎也相对无言：没有挑逗和嘲弄，也没有催促的话语，洛瑟玛抓住了这一

刻的沉默。他想起了她的诗，虽然她只希望它昙花一现，那些诗句却久久萦绕在他的脑

海。

我在——用我的手指握住酒杯，

用我的唇呼吸你的第一口空气。

用我的唇。洛瑟玛意识到这首诗可能是专门为他而作，也乐于用诗中的行动去回应

她。两人的嘴唇近在咫尺，但即便是这一寸之遥的距离也让他因为渴望而无法呼吸。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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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无数的疑虑在嘲弄他，但洛瑟玛将它们一一驱散，即便会有痛苦、回绝和困难随之

而来，但这一刻，属于他们的一刻，她想要的只有他，这就足以支撑他。

洛瑟玛没有克制想要与她亲近的冲动，也没有克制接下来发生的任何事——无论是

对她气息的预测出了一点小小的差错，还是因决定两人的头该偏向哪一边而引发的短暂争

执。两人的双唇相会，唇上还萦绕着酒香和诗韵，此时他毫无犹豫，感觉自己就属于那

里。塔莉萨拥抱着他，指尖抚摩着他的下巴，此时整个苏拉玛都陷入了静止与沉寂，只为

了两人的这一刻。

他没有放手；就让这个亲吻之外的尘世再等一刻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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